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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  忘  的  回  忆 
忆 毛 主 席 视 察 南 开 大 学 

王祖家(58 级校友)   

今(2007)年 12 月 26 日，是毛泽东主席诞辰 114 周年纪念日。1958 年 8 月 13 日，毛主席

65 岁时，曾视察天津南开大学。当时，我是南开大学化学系四年级学生，因缘际遇，有幸近距

离接触毛主席，亲身目睹这一历程。现将当年见闻忆叙如下。 

1958 年夏，称“大跃进”年代，我们化学系四年级约二百名同学的毕业时间推迟，留在

学校办工厂和参加科学试验，直到 10 月才毕业分配。化学系师资力量雄厚，在当年教师中，

后来有 6 位是中科院院士，1 位是工程院院士。著名化学家，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教授生前一

直担任中国化学学会理事长（曾任西南联大教务长，化学系主任），是中国化学界的领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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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学系学生最多，是学校大系，事事跑在前面。当年 6，7 月间，我们四年级同学在陈天

池，何炳林, 陈茹玉，申泮文诸位教授分别指导下，办起了离子交换树脂，有机农药，无机产

品三座化工厂。（陈天池副系主任文革期间含冤去世，何炳林，陈茹玉伉俪，申泮文先生后来

均当选中科院院士。）这三座化工厂（实为小车间）建在学校行政楼“胜利楼”南端，化学楼

“思源堂”东侧，靠近学校南院墙（墙外是卫津河）的一排平房内(原为旧仓库)，各占一间

房。我先参加有机农药，后参加无机产品的建厂工作。这些工厂因陋就简，很不完善，主要体

现当时提出的“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方针。8 月初建成投产,便交给一年级的学生去操作，

我们四年级的同学大都回到实验室搞科研，只留下几位同学指导管理，如陈洪彬同学留在有机

农药厂，林少凡同学留在离子交换树脂厂。我则回到实验室，在物理系老师指导下，参加半导

体硅的真空熔炼提纯试验。 

1958 年 8 月 13 日，阳光灿烂，碧空如洗，上午 9 点多钟，我从“思源堂”化学实验室出

来，到“胜利楼”（行政楼）玻璃加工室加工一个玻璃器皿。那时大家都忙碌着做出成绩献

礼，途经亮丽的“中心花园”时，看不到一个闲人，十分宁静。当我走到“胜利楼”大门前，

见到学校领导都在楼前徘徊，彼此保持一定距离，默默无语，像在等待什么似的。这种异样景

象，让人觉得要发生什么大事。 

玻璃加工室就在楼梯旁，我一边等待加工，一边与一位<人民南开>校报记者聊天。这位

校报记者是中文系四年级学生，负责采访化学系新闻，向我打听过消息，彼此熟悉。我问这位

记者，这么多校领导齐集楼前，等待谁呀？他要我猜一猜，还暗示我尽量往上猜。我猜了一两

位，似乎份量还不够。毛主席？不可能！报纸刚刚报导他视察河北徐水与河南新乡，好像是朝

南的方向继续巡视，怎么会这么快转来天津？其实，当时毛主席已经折转视察了山东济南，而

且前一天已视察了天津新立村农田。当年，我们的消息来源就靠听早晨的新闻广播和中午才分

发到寝室的<天津日报>，而毛主席巡视这类消息总要推迟两三天才见报，难怪我这么想了。这

时我看到一群人在楼上楼下检查，显然是公安保卫便衣人员。这引起我的好奇与警觉，便走到

楼外看看动静。发现东校门桥头旁停着一辆浅色小轿车，便推测是一辆引导车。 

大约 10 点钟，我拿着加工好的器皿刚站在“胜利楼”前的台阶上，一辆小轿车迅速停到

楼前。车门打开，走出一位熟悉的身影，正是毛泽东主席。站在台阶下的杨石先校长走上前去

迎接。说时迟那时快，我一个箭步，便蹿到他们二人之间。试想当时校领导都是有分工的，不

会越雷池一步，只有我这个少不更事者，才敢冒失地冲向前去。毛主席身材魁伟，就像<主席

走遍全国>那张宣传画上的装束一样，白色衬衣，灰色裤子（好像是凡立丁布料），黑色皮

鞋，神采焕发，透出伟人气质，也就是说有那种一出场就能压住阵脚让人仰视的领袖气质。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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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也年过花甲，身材比毛主席略矮一点。他请毛主席到二楼会议室歇歇，听听汇报。毛主席

说，不用了，去看看同学们办的工厂吧。我闻听此言，跟随走了几步，一想去工厂还有几分钟

的路程，已看到有人纷纷跑了过来，我手里又拿着玻璃器皿，一会儿哪能挤得过去？便调头进

入“胜利楼”，把玻璃器皿放在一处，从阶梯教室跳窗而出，沿“胜利楼”后墙直奔无机产品

工厂迎候。 

毛主席先视察有机农药工厂，搅动的马达突然失灵，陈洪彬同学上去修理。等修好后，

毛主席握了他油污的手。接着视察了林少凡同学管理的离子交换树脂工厂，最后视察无机产品

工厂。这时“毛主席来了!”的消息已经传遍全校，整个南开校园沸腾了，刹时间校办工厂附近

的狭窄地区挤得水泄不通。 

毛主席进入无机工厂时，我正站在门口迎候。他伸出手来，我用双手握住。我感觉他的

手掌厚实，粗壮。接着杨校长用通俗语言向他介绍工艺流程，还不时说现在学生们如何能干，

什么事都能做这类的话。毛主席跟着回答“就是嘛”,“就是嘛”，予以肯定。在介绍工艺流

程时，我还加入一句插话。 

无机厂外边（靠近南院墙那一边）还搭了一个席棚，放了几口大缸，有几个工艺流程在

缸里进行。毛主席走进席棚，看见一位长得像高中生模样的一年级的小个子同学，仍坚持在自

已的岗位上，正拿着一根木棒在缸中搅拌，便绕着大缸走了过去，问那位同学是什么地方人？

巧了，那位同学回答说是湖南湘潭人。毛主席伸过手去诙谐地说，“那我们是同乡啊!” 

席棚的栏杆外站着一群化四的同学，我记忆中有彭永冰等同学。毛主席走了过去，问大

家上几年级？同学们回答说四年级。毛主席伸出手来，高兴地和同学们握手，还不停地说，

“祝贺你们毕业了！”可以感受到毛主席当时的心情非常的好，很愿意与学生接触，谈话。 

这里顺便说说毛主席的随身摄影记者侯波的工夫。这位女记者个子瘦小精悍，带副眼

镜，很会站有利地势抢拍。我不知她站在我后面，无意挡住她拍毛主席与同学交谈的视线，她

用有力的手将我的头打到一边；后来我一弯腰又挡住她的视线，她又打了过来。我调头一看，

竟是这位女摄影记者。 

那年 10 月我毕业分配路过北京时，去看望了在北医就读住在西什库的中学同学汪士昌。

他说西四路口一家照相馆的橱窗里，摆放着一张林少凡同学与毛主席在一起的大幅照片（林与

我们都是中学同学），并带我去看了看。果然是毛主席视察离子交换树脂工厂时被记者拍摄的

照片，但我想没有底片是很难放得那么大洗得那么清晰的。 

工厂外已是人山人海，甚至有人攀在小树上，摇摇欲坠。毛主席在一群保卫人员的簇拥

下，挤出一条路走出厂外。随着人群的拥挤，毛主席一会儿被挤向左边，一会儿又被挤向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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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安全受到威胁。只听几位负责人大声喊叫，秩序太坏！秩序太坏！（后从报上得知，公安

部长罗瑞卿随同巡视。）好不容易挤进一辆较近的小轿车，便乘车而去，出了校门。毛主席在

南开大学的视察不到一个小时。 

后来得知，毛主席的车队朝天津水上公园方向开去，由于视察南开的计划出现波折，毛

主席在车上问道，这附近还有什么学校？于是便调过头来视察与南开相邻相通的天津大学。 

有了南开的波折，天大南大两校的领导便有了经验，广播喇叭发出通知，毛主席将在天

津大学主楼前接见两校师生，希望大家到那里集合。这样，天大主楼前广场，万头攒动，等待

毛主席接见的幸运时刻。利用这个机会，毛主席在无群众喧嚷的情况下，从容视察了天津大学

的校办工厂，见到在车床上操作的学生。视察完毕，毛主席来到天大主楼的高台上，走向两边

向两校师生招手致意。有位负责人请他到麦可风（话筒）前讲话，毛主席摆了摆手，没有讲

话，便离去了。以上就是我所见到的毛主席当日视察情况。 

后从<天津日报>读到，毛主席一行（两校领导也随同）离开天津大学后，便去了市中心

劝业场附近的天津鸭子楼，万人空巷，轰动津门。毛主席在二楼窗口向群众招手致意。 

在我看来，毛主席是非常想走到群众中去的！南开大学当初的安排，有可能是遵循上级

的意见行事，只是失控了；天津大学的做法又使毛主席与群众隔离，各有偏颇。显然，毛主席

并不是只想看看同学们会不会办工厂，会不会操作车床，更是想利用这个机会与同学们交谈。

同样，他也不是想吃鸭子才去鸭子楼的（那种热烈气氛下也很难安心用餐），他是想利用这个

机会与市民接触！ 

我想起毛主席与印尼总统苏加诺的一段对话。当年南开大学图书馆报架上摆有几个国家

驻华大使馆送来的大使馆公报，在印尼驻华大使馆公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有一年印尼总统

苏加诺访华见到毛主席，恭维地说，你身材高大，广受中国人民拥戴，很像古代中国的孔夫

子。毛主席幽默地回答说，我看不像吧，一是孔夫子喜欢骑驴，我喜欢走路；二是孔夫子有胃

病（不知从哪本史书上考证出来的）。毛主席的确喜欢走路，走到群众中去，湖南农民运动考

察报告，就是靠走路调查出来的。 

毛主席离开天津后，去了北戴河。十天后（8 月 23 日）在北戴河会议上，作出了炮轰金

门的决定，震撼世界。 

那年 9 月末,学校决定在校园的西北角,大家戏称为“西北利亚”的一个偏远角落，正式建

立南开化工厂。我们化四近二百名同学为了给母学留下一个纪念，参加了地基的挖掘工作。从

宿舍到工地大约要走 20 分钟，那时同学们抓住为学校作最后一次贡献的机会，情绪高亢，不

仅在工地上挥汗如雨，而且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雄壮的歌曲上下工，显示出半个世纪前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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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五十年代，南开培育的青年学子风貌。 

当年指导离子交换树脂工厂的何炳林院士已于今年 7 月去世，享年 89 岁。胡锦涛，江泽

民，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以不同方式表示沉痛哀悼。一则报导说，1958 年何炳林接受当时主管

原子能事业的第二机械工业部 400 万元资助，在南开大学主持建立中国第一座专门生产离子交

换树脂的化工厂，开创了中国离子交换树脂工业。该厂生产的苯乙烯型强碱 201 树脂专供国防

提取国家急需的核燃料铀，何炳林为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和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作出重大贡

献。 

当年参加筹建工厂的林少凡同学和陈洪彬同学与我相交甚笃，林与我早是中学同学，陈

与我大学同班同一寝室。他们二位后来都曾在南开担任要职，林是博士生导师，曾担负学校教

务工作和中心试验室主任，陈曾长期担任南开化工厂厂长和南开大学副校长。 

1998 年 9 月初，我回到阔别四十年的南开大学，林少凡同学陪着我和徐汝巽同学，骑着

自行车在校园遛了一圈。学校发生巨大变化。我们来到昔日校办工厂旧地，颇呈萧疏景象。从

胜利楼开始，这东南角可是南开校园的一块宝地，估计校方从长计议，不轻易开拓，以便日后

予以重用。我们又来到化工厂现址，寻不到一点当初那块荒凉野地的影子，早就洗脱“西北利

亚”这一颇为有趣的称号。 

2004 年 10 月，我回国参加南开中学创校百年，南开大学建校 85 周年校庆时，南开化工

厂已迁出校外重建，原厂址上盖出几幢漂亮的学生公寓楼。“胜利楼”也被拆除，而东南角那

块宝地上却耸立一座巍巍高楼---“蒙民伟”综合教学大楼。南开学校长期遵循的校训是“允

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这些年的变化，确也是日新月异的。 

      王祖家 2007 年 12 月 20 日于纽约 

     来函转载                            歌曲：《大江歌罢掉头东》  

作词：周恩来    作曲：傅庚辰    领唱：黎信昌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1977 年冬的一天，作曲家傅庚辰在胡乔木家里谈起了想为周恩来写一首歌的事。当时中

国革命博物馆正在筹备周恩来生平展，里面有周恩来写的诗词。傅庚辰在展厅看到了周恩来诗

词手迹：“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诗只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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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很好记，写得很有气势。他很快便谱成了一首男中音独唱，并由歌唱家黎信昌试唱录音。  

  春节期间，傅庚辰闭门谢客，倾尽心血修改歌曲《大江歌罢掉头东》。经过反复思考，他

这样设计：根据青年周恩来这首诗的主题思想、时代背景和形象意蕴，把它构思成一幅音画，

分为“江潮”、“高歌”、“吟咏”、“朗诵”、“辉煌”五个部分。尤其是在最后部分，合唱队由衬托

变成主唱，乐队全奏，以强大的力量、响亮的声音，再次唱出全部诗句，结尾处音调向上发

展，推上全曲的最高峰，预示着诗人的宏愿必将实现，中华民族必将复兴。青年周恩来的形象

顶天立地！总谱写完后，由胡德风指挥，寇家伦领唱、朗诵，总政歌舞团合唱队、乐队演唱演

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同时专题推出，在神州大地推动了歌颂周恩来的热潮，反

响强烈。  

  1991 年，为了纪念建党 70 周年，有关方面特别出版了第一首“周恩来诗词歌曲”——《大

江歌》的录音带和激光唱片，并在首都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                                                     

                                                                      纽约华人社团联席会会长   谢刚  来函 

再谈谈我们的张伯苓校长 

言木彬 (34 级校友) 

 谈起人们的远大眼光，我们就不由得不佩服我们母校南开的老校长张伯苓先生。在

上世纪三十年代，人们在华北都生活在水深火热的挣扎线上，每个人都难忘记海光寺日本

军营士兵的凶恶嘴脸，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已经沦陷了，华北的前途朝不保夕，人人自

危，但全是一愁莫展，无计可施，我们的老校长有独到之处，远在九一八之前，校长早已

看到东北地位的重要和处境的危险，所以就成立了东北研究会。由傅思龄先生任会长，组

织考察团，多次去东北考察研究，但是事与愿违，终究逃不出日本人的强略夺取，现在华

北局势又有步东北后尘，被吞噬的可能，我们能怎么办？于是校长拿出锦囊妙计，赶紧派

韩叔信先生远赴当年荒僻的重庆，在沙坪坝选购大量地皮，作为未来南渝中学的基地。后

来事实证明，沙坪坝竟成为抗战大后方的乐土，许多党国要人和学界人士都要在这里安身

立业，张校长的高瞻远瞩实在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2007 年 11 月于纽约鹿柴馆 

  来函摘录               重庆南开中学校友会来函  

  语生学长，各位学长：新年好！ 

今年寄来的函件均收到。今年校庆发放的《旅美校友奖学金》清单寄上，请查收。开支

3200 元的原因是初中二年级每班评选 2 名，组成 32 名获奖者。今年仍按 6%的利息计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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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03 元，加上上年节余 818.86 元，合计 2727.89 元。超支部分将在明年利息扣除。账目

均由母校会计室保管，所以寄给你的是复印件。 

母校步行街改造工程接近尾声，临街 3 层楼出租商用房开始整修，上面 30 层的 6座大

楼 600 多户为教职工宿舍，明年也可迁入，还有地下车库有 500 多个车位停车。 

母校现有 121 个教学班，6000 多个学生，比以前规模大多了。 

欢迎您们再回来看看。 

           祝您及各位学长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学弟   世雄敬上  2007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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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词欣赏                               念  奴  娇 
纽约侨界欢迎彭克玉总领事有感 

伍语生(58 级校友)    

       举目遥望，看神州崛起举世伟业。回首往事，君记否、百年中华屈辱。军阀割

据，强寇横行，多少黎民血。捍我河山，一时多少豪杰。 

       今日神州思进，爱江山如画，企盼统一，人心灸热。复今憾、台独祸水横亘。海

外游子，此心难平懈。万壑争流，众心思切，江海流邪如芥
☆

          ☆  江海流邪如芥：意为：江河终将入海助狂涛，而邪恶如一芥子之小舟必覆。 
          《庄子。逍遥游》：“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 

     笑一笑                                                 沒 有 國 號  
要寫這種文章，除了文筆好、會押韻，還要遍遊四方，看盡風土民情啊！ 

到了日本才知道死不認帳還會很有禮貌； 到了泰國才知道見了美女先別忙擁抱； 到了印度才知道

人不得不給牛讓道； 到了巴西才知道衣服穿得很少也不會害臊； 到了德國才知道死板規矩還一套

又一套； 到了法國才知道「性騷擾」也會很有情調； 到了瑞士才知道開銀行帳戶沒有 10 萬美元會

被嘲笑； 到了丹麥才知道寫個童話可以不打草稿； 到了希臘才知道迷人的地方其實都是破廟；  到

了冰島才知道太陽也會睡懶覺； 到了埃及才知道一座塔也能有那麼多奧妙； 到了非洲才知道人吃

人有時候也是一種需要； 到了加拿大才知道比中國大的地方人口比北京還少； 到了巴拿馬才知道

一條運河也能代表主權的重要； 到了阿根廷才知道不懂足球會讓人暈倒； 到了西班牙才知道被牛

拱到天上還能哈哈大笑； 到了奧地利才知道連乞丐都可以彈小調； 到了俄羅斯才知道這麼大塊地

也會有人吃不飽； 到了撒哈拉才知道節約用水的重要； 到台灣才知道慶祝國慶居然沒有國號。 

 

 
                                                          

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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